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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短小说

本期聚焦：军旅现实题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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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下老兵班不久，我就发现班长是
个爱听假话的家伙！

那天战术训练接近尾声时，我也快
累趴下了，抓心挠肝地盼着收操哨快点
响起，早些结束这一天玩命般的训练。
这时，班长却笑眯眯地问我，还想不想
再练一次？我以为班长是在考验我的
意志，便摆出“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
行”的架势说，“没问题”。

谁知班长竟信以为真，狠狠地表扬
了我，还主动提出要陪我跑个全程。自
打下到老兵班，还没有哪个战友享受这
种待遇呢，我的虚荣心爆表了，浑身是
胆雄赳赳，愣是与班长并驾齐驱地跑了
下来。这让战友们羡慕得要命。我“人
来疯”的劲儿也上来了，非要再跑一次
不可。虽然班长坚决地制止了，但还是
称赞道，训练就是需要这股劲头！

摸到了班长的命门，我也找到了让
自己风光的制胜法宝。“狡猾”的班长也
像是摸透了我的心思似的，跟我演起了
“双簧”。每当我快累到极限想缴枪时，
他总是恰到好处地问一句“累不累”，我
的“不累”便像子弹一样马上射了出
去。于是，我在班长的表扬声中，又成
功地挑战了极限。

我的身体素质不算好，是咬牙切齿
地结束自己新兵时期的训练的。分到特
战连时，几个要好的战友都为我捏着一
把汗，我更是提心吊胆。谁知我幸运地
摊上了一个“爱听假话”的班长，我非但
没掉队，反而进步明显。我甚至美美地
想到，如果一直跟班长这般默契地配合
下去，说不准我能成为一匹“黑马”呢。

8月初，连队到科尔沁草原进行战
术演习。安营扎寨后，下午有半天休整
时间。吃罢午饭，我躺在铺位上想好好
地养养精神儿。“准备得怎么样？”听班
长问我，我腾地坐了起来。“咋样？你不
都看在眼里了吗！”我胸脯拍得山响，一
切准备就绪，就等一声令下！
“我想带你洗汗浴，你敢吗？”
“洗汗浴？”班长的话让我丈二和尚

摸不着头脑！
班长一脸坏笑地说，“其实你一直

在洗呢”。
听班长提醒，我明白了。每天摸爬

滚打，可不就是天天在洗汗浴嘛。以前

洗汗浴我都没怕过，现在洗，我要是退
缩了，还不得让班长笑掉大牙。我用坚
定的眼神告诉班长“没问题”。

每年来这演习，我都要先洗几回汗
浴不可。不过，在这里洗汗浴可不同往
常，你可得有思想准备呀。开弓没有回
头箭，男子汉大丈夫，吐唾沫就是钉！
我无所畏惧地瞅着班长。班长又说，
“那咱俩就真刀真枪地较次劲，看谁洗
得时间长”。

我用挑战的目光看着班长。班长
点点头，便走了出去。头顶上“嗡嗡”作
响，那是空气在燃烧；尽管穿着鞋，脚底
板却有种烧煳了的感觉。我后悔了，但
看见班长旁若无人地钉在烈日下，我也
只得捏着鼻子自讨苦吃了。后背很快
便印出了一片汗碱，一圈一圈的像地图
一样。裤腿紧紧地裹在了腿肚子上，小
河样的汗水都流到了鞋里，双脚像放在
热水里烫得钻心痛，我不由得在原地上
跳起了“摇摆舞”。不过，当我看到班长
像个木桩子似的纹丝不动地站在那时，
只得咬牙坚持着。

就在我马上坚持不住时，班里的战
友都来了，个个学班长的样子，青松般
地钉在了烈日下。这不是在向我示威
吗？如果这时我打退堂鼓，这人我可就
丢大了，我决意跟他们耗下去。

我觉得自己应该转移一下注意力，
于是我想象着瓢泼般的冷雨正可劲儿地
下着的情景：衣服不是汗水“淋”透的，而
是冷雨浇透的。望梅止渴收到了奇效，
我竟然觉得浑身冷得直打颤，进而我又
逞能地告诉自己，你比别的战友来得早，
如果能站到最后，你就比他们更厉害！

也不知站了多久，反正是班长站到
了尽兴时，才心满意足地结束了这次洗
汗浴。
“你感觉怎么样？”听班长这么一

问，我努力地将自己站成一杆枪，满不
在乎地说道：“我还没洗够呢！”
“哈哈哈！”班长笑了，“等再洗过几

回，在‘秋老虎’下潜伏对你来说就是小
菜一碟”。
“班长，我明白了，特战精兵都是在

汗水里练成的！你之所以愿意听我说的
假话，是想早日让我成为一名精兵。”听
了我的话，班长满意地点了点头。

汗 浴
■韩 光

从西藏复员回家，见到父母，父亲打
量我好半天，“嘿嘿”一笑：“当了五年兵，
黑成这个样子了。”我心里像打翻了五味
瓶。父亲又若有所思地说：“你妈再也不
用每晚望月亮了。”

我的心一哆嗦。五年前，我当兵临
走的那天晚上，母亲突然问我：“你到西
藏当兵，那个地方很高吧？”那时会写点
诗的我难掩进藏当兵的喜悦，说：“是的，
我会摸到妈妈您望见的月亮……”

母亲一听这话，脑袋本能地望向月
亮，眼里充满忧郁：“啊——这么高啊！”

自从我离开了家，母亲就养成了每
晚望月亮的习惯。我所在的西藏边防连
队海拔 4200 多米，对于母亲来说，那是
她无法想象的高度。每天晚上，她只能
望着我临走时对她说的“月亮”，想象我
所在的高度。也许，她还会想象我在这
个高度的生活、工作和训练……

远远地，我一眼就看见母亲站在家
门口的老槐树下，用目光迎接着我，像当

年送我到西藏当兵一样。五年了，老槐
树还是我离家时的模样，而树下的母亲，
头发却白了许多。“二娃。”母亲眼里噙满
泪水，一把抓住我的手絮叨起来：“黑了，
咋这么瘦喽？”

下士期满，我想晋选中士，但因为左
腿患了风湿病，我在军事考核中没能发
挥出最好水平……我嗫嚅着，半天没说
出话，母亲像看透了我的心事，微微一
笑，淡淡地说：“回来就好。”就像小时候
在外疯玩了一天后，母亲慈爱地唤我回
家的声音。

母亲又说：“我去给你煮碗荷包蛋。”
不知何时，我已经泪流满面。在西藏边
防服役的五年时光里，我曾无数次地想
念母亲煮的荷包蛋的味道。这种味道伴
随着我在西藏的思乡情感。如今我回来
了，母亲用一碗我最喜欢的荷包蛋接纳
我——回家。

大哥也回来了。我当兵时，大哥正
在读大四，大学毕业后的他考上了公务

员，在县城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还给我
娶了一位贤惠的嫂子。好几次，大哥说
要把父母接到县城去享福。母亲去了一
次，第三天就回来了。母亲和大哥说：
“城里高楼大厦，灯光太亮，晚上连月亮
也看不见……”

晚饭后，大哥和我出去散步。大哥
对我说，上个月母亲六十大寿，从不提
要求的母亲却执意要求大哥陪她去一
趟峨眉山。孝顺的大哥自然放下手里
的工作，专门请假一周，陪母亲登上了
峨眉山金顶。

母亲是听一位村里人绘声绘色讲
述到峨眉山的经历后决定去的。路上，
母亲一再问大哥：“峨眉山金顶是不是
有 3099 米？”大哥告诉我说，当时他以
为母亲去峨眉山是想去看风光。怎么
也没想到，母亲执意登上金顶，其实是
因为我。

在雷坪洞等索道车时，母亲就有高
原反应了，她不停地揉着自己的太阳穴，

脸色有些发白。一旁的大哥担心地说：
“您身体受不了，别上金顶了。”母亲一边
揉着太阳穴一边说：“我一定要上金顶去
看看。”

大哥拗不过母亲。大哥说，那天日
光很好，站在金顶向四周看去，一览众山
小，周围的山峰都在金顶之下，云遮雾
绕，很是壮观。然而，母亲并不怎么看风
景，只是站在金顶上，默默地望着半空，
像在感受着什么。

大哥让母亲去上香，母亲轻轻地摇
了摇头。大哥很是诧异，他以为母亲坚
持要上金顶，是来祈福的。现在母亲既
不看风景，又不烧香拜佛，那她上金顶来
干什么？

母亲的高原反应更加厉害了，大哥
再一次要求母亲下山。

母亲突然流下了泪水，喃喃地说：
“我在 3099 米都受不了，二娃待的地方
比这还要高出一千多米，他是怎么过
的呀！”

望月亮
■茂 戈

尽管都过去两年了，可廖远峰只
要一想起那个下午，心就像被什么狠
狠地扯了一下，然后眼泪就十分奇怪
地流下来了。

那天，他刚走出办公楼就一下子
怔住了，迎着午后刺眼的强光，台阶
下一左一右停着两台“解放”牌卡
车，车上两个士兵正从一个个干部手
里，陆续接过一只只鼓鼓囊囊的编织
袋，嘴里喊着“一二三”的号子。随
着“三”字落地，就看见编织袋被高
高抛起，一大片花花绿绿的书报像一
群扎堆跃入小河的孩子，被倾倒在车
厢中间。

廖远峰看得挺清晰，已经冒顶的
书山上有熟悉的亮色一闪，瞬间就
被五颜六色的书本淹没了，他想喊
“别扔……”可话到嘴边了，还是咽
了下去。

首长上周在动员大会上已说得很明
白了，这是军改大势，谁都不能耽搁。

下课号吹过很久了，他才默默地
走出办公楼。此时，天已完全暗下来
了，楼前的卡车早没了。廖远峰不想
再去刻意寻找什么，有了这道夜幕，
他反而觉得心里好受多了，这种感觉
就像男人雨中的哭泣。

刚走出军区机关大门，一转弯，
他发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形，是年轻干
事季涛涛，他正站在大门一侧的接待
室门前，用手机自拍。就在他反复调
整角度时，一个过路的中年男人停下
来，盯着他看了好一会儿，然后走过
去，“军官同志，要我帮你拍吗？”季
涛涛那表情该是被小小地感动了一
下，“谢谢您，我想留个纪念！”

去善后办报到是一周后的事了。
当时办公室还没分，十几个人只能挤
在一间不大的会议室里，围着一张老
旧的椭圆形会议桌办公。电话只给了
一个号，串了两个单机。两台电脑还
都没有联网，发文收电就显得颇费周
折，可打印机却一刻不闲，不停地向
外吐出一张张A4打印纸。眼前的一切
让廖远峰觉得似乎已经提前进入了实
战状态，空气中已经散发出一丝大仗
来临前的紧张气息。

上午收到一份通知，要他们对新
接收的一百多个单位逐一进行核
查。廖远峰一听就蒙了，一百多个
单位，这得是多大一个摊子呀？听
说它们遍布大半个中国，级别最小
的是个仅有两个人的维护点。他的
头脑中立刻闪过一幅画面，该不会
是个夫妻哨吧？

到了晚上，整个办公楼才渐渐安
静下来，独自坐在办公室里，廖远峰
觉得心里空荡荡的。耳边是时断时续
的整流器发出的嘈杂轰鸣，配合着窗
外昆虫的低声呢喃。

手底下正“噼里啪啦”敲着要整
理的材料，脑子里却不知不觉开起了
小差。刚转隶过来时，媳妇还是跟原
先一样，每周二四六的晚上十点打来
电话，那时孩子喂过奶刚睡着，这个
间隙对于廖远峰和媳妇来说，都是一
天中最幸福的时光。

以前每当这个时间，廖远峰已经
洗漱完了，他会早早地靠在床头，
用手机和媳妇视频。到了善后办之
后，两人的固定视频时间就只能调
整了，由原先的一周三次减少到一
周一次，时间也推迟到了夜里十二
点。有几次他电话打过去后，媳妇
半天没接，应该是实在撑不住睡着
了吧？媳妇一个人带一天孩子也的
确辛苦，就为了和自己视频还要熬
到这么晚，想想就觉得心疼。

那一晚，电话好不容易接通了，
媳妇头一句话就是：“《新闻联播》上
说你们要裁军了，有 30万呢，不知你
调动那事咋样了？”廖远峰心里一颤：
“还得再等等，大机关办事有它的规
矩，应该就快了！”媳妇于是沉默了，
这时画面一闪，就出现了儿子的胖
脸，他正噘着一张肉嘟嘟的小嘴，发
出一串轻微的呼噜声。看着儿子甜甜
的睡相，廖远峰心里的冰块就瞬间融
化了。

其实，通知上个月就接到了，
军改期间的干部调动已经冻结了，
照这么说，廖远峰调动的事情可能
要 黄 …… 不 过 ， 当 听 到 这 个 消 息
时，廖远峰的心情竟然特别平静，这
让他自己都有点不相信，看来经过这
些日子的历练，他的内心已经变得更

加强大了。
周一起个大早，站在公共洗漱间

的镜子前，镜中那颗湿漉漉的脑袋是
自己的吗？他惊恐地低头寻找，还真
的就在黄色塑料盆里看到了水面上漂
浮的一层黑发。这还不到一年，头顶
就已严重“沙化”了，发际线开始撒
着欢儿向着头顶的方向退却，这让他
不禁想起了一句古诗：白头搔更短，
浑欲不胜簪。

工作好像已经进入了动态模式，
半年多前还在从事老本行，如今已连
续调整了几个岗位，他感觉自己有点
像救火队员，真的就像那句老话说
的，“革命军人是块砖，哪里需要往
哪搬”。上周开始他又干上了老干部
工作，这对他来讲可真是一个全新的
挑战。

每天的工作让人应接不暇，绝大
多数问题都属于历史遗留问题，繁琐
棘手不说，由于时间跨度太长，当事
人早都不知去向，先别说妥善解决，
就连把事情的来龙去脉搞清楚都很费
劲，一天下来真让人焦头烂额。

他一连想了几个晚上，那天终于
鼓起勇气去找处长。当他轻轻推开那
扇虚掩的门，发现处长几乎被几大摞
高过头顶的材料掩埋了起来，透过间
隙，他只看到一颗更加贫瘠而泛白的
脑袋。他刚想说什么，处长好像早就
猜到了，“做老干部工作，要带着感
情，更要有耐心和恒心！”
“小廖呀，你知道吗？到今天为

止，我已经做了整整 20年老干部工作
了，但我始终记得刚报到时，处理的
第一份材料竟是军区老司令员的遗
嘱：军区党委，我的身体恐怕不行
了，我请求停止对我的一切治疗，我
死后不开追悼会，也不留骨灰，遗体
用于医学解剖……”讲到最后，他看
到处长眼睛湿润了，声音竟有几分哽
咽。他就什么也说不出口，继续回去
工作了。

半年后的一天，廖远峰意外接到
上级通知，他将随手头的工作一起转
隶到其他单位。终于要离开这里了，
这一天曾让他朝思暮想，可是当这一
天真的来了，他却一点也高兴不起
来。临走那天晚上，他从办公室出
来，沿着林荫小道把这个大院子的角
角落落走了一遍又一遍，这时头顶的
星光正像自己的双眼，一闪一闪，晶
莹欲滴。实在走累了，他才依依不舍
地走回宿舍。那一晚，他躺在床上总
也睡不着，脑子里一遍遍闪现出这样
的场景，这善后办就像一座“站台”，
矗立在强军征程中，目送千军万马一
路向前，默默承担各项殿后重任……

那晚他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里
自己正伫立在站台上，看着身边的列
车疾速驶过。透过流动的车窗，是一
拨又一拨的战友们向他频频挥手、大
声呼唤、默默流泪，可他却看不清他
们的脸。他始终一动未动，像一棵白
杨、一个哨所、一座青山，就那么孤
独地巍然屹立着……突然画面一闪，
刚才的站台瞬间消失了，这会儿自己
正披着军大衣坐在轮椅上，跟一帮年
龄相仿的老头儿在小区中间的空地上
晒太阳。身边一个细声细气戴助听器
的老头说：“我呀，只不过支过教，
留过洋，当过正教授，拿过发明
奖。”旁边一个老头用拐杖使劲杵杵
地，“那又咋地，我呀，只不过骑过
三轮，干过 CEO，当过董事长”。廖
远峰则用力转动轮椅，一个急刹车横
在了这群老头们的正中间，“老哥几
个听我说说——我呀，也只不过当过
兵，受过伤，维过和，上过高原，下
过边防，开过坦克车，奔腾马背上，
我前后经历过几次军队改革，见证了
大军区善后办的组建和辉煌。如果现
在战争来了，我还想申请上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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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和陈亮领证后的第 5年，宋佳做
出人生中的一个重大决定——补办一
场婚礼。或许在父老乡亲的眼中，这又
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吧！毕竟，在老
一辈的观念里，带着孩子去结婚，到底
有些“不入流”。

然而，宋佳却不这么认为。在她看
来，幸福需要智慧，更需要勇气，就像当年，
若不是她先斩后奏、义无反顾地和老陈领
了证，也就不会有今天的幸福生活了。

时间回到9年前。彼时，宋佳还是一
名大三学生。那年暑假，宋佳乘高铁回
家。说来也怪，那天，宋佳接二连三地
碰到怪事，先是出门丢了手机，接着又在
候车厅里被开水烫了一下。本以为倒霉
的事该结束了，谁知更倒霉的事还在后
面——就在高铁加速时，宋佳眼瞅着头
顶上的行李包摇摇欲坠，马上要掉下来
了。她吓坏了，下意识地抬手去挡，就在
这时，不知从哪里伸过来的一只大手，挡
在了她的前面。行李包算是安全着陆了，
可那只大手却被强大的惯性给挫伤了。

一路上，宋佳一次又一次向这只
大手的主人——一个理着刚健发型的
男孩表示感谢。可他倒好，完全一副
举手之劳、不足挂齿的模样，满脸写着
三个大字——下意识。

那一刻，宋佳对这个男孩产生了好奇。
暑假结束后，宋佳开始了大四生

活。那一年，学校组织了多次校际联
谊。有一次，学校联谊的对象有些特殊，
是附近的一所军校。一路上，同学们很

兴奋，因为大家平时很少有机会接触军
人，更准确地说，没和军人打过交道。可
到了军校后，宋佳发现她错了，因为她分
明看到了一张熟悉的面孔——车上那个
只手为她挡住行李包的人。

原来，他竟是一名军校学员。那一
刻，她之前埋藏在心底的好奇瞬间涌动
起来，紧接着，心开始“怦怦”直跳，脸上
也现出了红晕。是的，宋佳心里对陈亮
有了“好感”。可谁想到，她和老陈的恋
爱之船还没开始起航，就遇到了“风暴”。
“我马上就要毕业分配了。我想了

很久，还是想去边防……”毕业前夕，陈
亮给宋佳发了一条短信，时间显示凌晨
2点。宋佳知道，老陈在犹豫、在彷徨。

陈亮还是毅然选择去了边防，宋佳
也最终选择了陈亮。母亲给她下了“最
后通牒”：“不反对你找一名军人，但是
有个硬性条件——驻地必须在 100 公
里以内。”

怎么办？那段时间，宋佳茶不思饭不
想，满脑子都是她和老陈恋爱的点点滴
滴。最终，宋佳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
打着外出旅游的“幌子”，悄悄地带着户口
本，来到陈亮的驻地，跟他登记结婚。

母亲听闻后，自然很生气，但又无可
奈何，只好退而求其次：“既然证都领了，
那就回来把婚礼办了，总得给亲朋好友
一个交代吧！”两人满口答应。可谁知，
定好的婚期却因为陈亮的一个紧急任务
给耽误了。这一耽误就是半年，恰巧这
时，宋佳又怀孕了，婚礼便这样撤出了两
人的日程表。

这一撤，就是 5年。直到前不久，儿
子突然跑过来问宋佳：“妈妈，你和爸爸
是假结婚的吧？要不然，我怎么没看到
你们的结婚照呢！”宋佳一听，瞬间醒悟：
是啊，过去没有条件，也就无所谓，现在
条件允许了，是该好好补办一场婚礼了。

说办就办。暑假一到，宋佳悄悄地把
这个消息告诉了母亲。就当她坐等“暴风
雨”来临的时候，母亲竟然一反常态，默不
作声。这是怎么了？见母亲没有什么反
应，宋佳赶紧抓住机会、趁热打铁：“妈，证
婚人您也不用找了，我已经找好了。”
“找好了？”母亲睁大了眼睛问。
“是啊，我们的儿子轩轩呀！”宋佳揣

着明白装糊涂，“您不觉得，轩轩最有资
格见证我们的幸福吗？”

原以为，母亲此时该生气了，至少要
说宋佳“胡闹”，可没想到，母亲只是淡淡
地说了一句，“你们觉得好，就好！”

那一刻，宋佳竟然有些想哭的冲动,
一是为了自己当年的默默坚持，二是为
了母亲多年的默默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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